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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文
革
是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正
式
揭
開

的
，
但
五
八
、
五
九
年
大
躍
進
三
面
紅

旗
失
敗
全
國
面
臨
大
饑
荒
，
為
掩
飾
躍

進
過
失
發
動
起
交
心
運
動
整
風
反
右
之

時
，
那
已
是
文
革
之
前
奏
了
。

阿
杜
五
九
年
時
是
個
特
殊
學
生
，
聯
考
時

經
取
讀
入
了
廣
東
師
大
中
文
系
，
但
因
高
中

時
已
入
了
廣
東
青
年
隊
為
省
足
球
代
表
，
廣

州
體
院
又
根
據
本
人
是
國
家
二
級
運
動
員
徵

入
讀
體
院
運
動
系
足
球
部
，
於
是
上
級
特
許

上
午
在
體
院
受
訓
，
下
午
回
師
大
中
文
系
讀

半
天
，
只
要
交
得
出
功
課
報
告
和
政
治
心
得

便
有
自
主
權
。
五
九
年
時
因
每
天
在
飯
堂
自

由
飲
食
中
盛
半
盅
白
飯
返
師
大
宿
舍
，
我
們

住
的
是
十
二
人
宿
舍
雙
人
碌
架
床
密
排
，
室

友
每
晚
等
㠥
俺
回
來
，
他
們
把
半
盅
米
飯
用

小
米
銻
鍋
燒
開
成
粥
，
全
宿
舍
十
一
同
伴
作

消
夜
充
飢
，
這
種
生
涯
半
年
相
安
無
事
。
誰

料
快
到
學
期
尾
系
方
共
青
團
接
命
發
起
反
壞

反
右
運
動
，
吃
粥
燒
粥
最
賣
力
的
宿
舍
組
長

帶
頭
寫
我
大
字
報
﹁
涉
嫌
偷
盜
國
家
糧
食
﹂

﹁
對
現
行
制
度
不
滿
借
特
權
搞
小
圈
子
﹂﹁
穿

了
省
運
動
員
運
動
裝
到
處
招
搖
濫
用
國
家
資

源⋯
⋯

﹂
大
字
報
貼
滿
碌
架
床
像
人
造
蚊

帳
，
再
下
一
步
是
揪
去
公
開
批
鬥
台
上
下
跪

寫
悔
過
書
等
等
，
更
進
一
步
是
下
放
牛
棚
勞

動
改
造
，
大
學
生
涯
也
就
完
了
。

正
在
此
危
難
邊
沿
，
體
院
體
委
突
下
令
召

集
足
球
隊
歸
隊
，
赴
武
昌
中
南
體
育
學
院
集

訓
一
冬
。
一
紙
國
體
委
級
公
文
宿
舍
小
團
委

噤
若
寒
蟬
，
本
人
一
聲
不
發
歸
隊
北
上
集
訓

去
，
集
訓
完
畢
到
鄭
州
參
加
第
一
屆
中
國
全

運
會
，
年
底
又
赴
北
京
參
賽
。
回
穗
後
文
革

展
開
，
本
人
申
請
赴
香
港
看
望
急
病
之
﹁
家

長
﹂︵
早
便
父
母
雙
亡
報
了
家
姐
為
﹁
家
長
﹂

多
年
︶，
就
此
一
走
在
香
港
這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混
泡
了
半
世
紀
。
回
首
往
事
半
生
一
點
也
沒

有
碌
碌
無
為
，
而
是
恍
如
一
場
秋
夢
，
今
日

有
懷
書
此
半
生
險
歷
，
是
不
是
一
段
傷
痕
文

學
呢
？

根
據
電
腦
打
字
的
大
易
輸
入

法
，
打
個
萌
字
，
會
顯
示
的
接

續
字
有
﹁
生
、
芽
、
起
、
發
﹂，

所
以
，
字
義
相
當
明
顯
，
就
是

大
家
了
解
的
植
物
初
生
的
芽
，
事
端

開
始
的
時
候
。
萌
的
意
義
，
例
外
而

不
易
明
白
的
，
是
周
朝
有
一
種
管
理

殺
草
的
官
，
他
們
做
的
事
就
是
﹁
春

始
生
而
萌
之
﹂。
這
個
萌
字
，
解
釋
為

用
鋤
頭
把
草
鋤
掉
。
另
一
個
是
通

﹁
氓
﹂，
即
是
指
黎
民
百
姓
。

在
一
個
新
聞
研
討
會
上
，
有
講
者

講
到
一
個
詞
：
賣
萌
。
旁
邊
的
朋
友

問
我
是
什
麼
意
思
，
我
乍
看
並
不

懂
，
便
示
意
朋
友
聽
下
去
，
因
為
我

想
講
者
大
概
會
解
釋
吧
。
想
不
到
講

者
認
為
我
們
都
懂
，
並
沒
有
解
釋
。

於
是
研
討
會
後
，
我
一
直
用
上
述
對

萌
的
解
釋
試
㠥
去
了
解
賣
萌
的
意

義
。
但
是
想
來
想
去
，
賣
來
賣
去
，

也
賣
不
出
個
所
以
然
來
。

因
為
講
者
來
自
內
地
，
心
想
這
大

概
是
內
地
流
行
的
詞
吧
，
於
是
，
上

網
絡
查
詢
。
果
然
有
賣
萌
一
詞
。

看
了
之
後
，
才
豁
然
明
白
，
原
來

賣
萌
的
萌
，
是
萌
起
於
文
化
交
流
，

是
來
自
日
本
的
漫
畫
，
也
就
是
說
，

咱
們
用
的
是
日
文
的
萌
。
日
文
的

萌
，
有
日
本
精
神
科
醫
師
說
，
可
以
稱

之
為
﹁
腦
內
戀
愛
﹂，
是
對
漫
畫
中
虛

構
的
角
色
產
生
戀
愛
的
感
情
。
所
以

這
個
日
文
的
萌
，
其
實
也
是
中
文
的

萌
，
只
不
過
萌
的
不
是
植
物
的
芽
，

而
是
對
虛
構
人
物
萌
生
出
愛
意
。

所
謂
萌
，
亦
即
被
漫
畫
人
物
的
可

愛
﹁
萌
﹂︵
迷
︶
倒
了
。
所
謂
賣
萌
，

即
是
指
裝
出
來
的
可
愛
，
但
是
裝
出

來
的
可
愛
，
是
為
了
吸
引
看
漫
畫
的

人
，
實
際
做
不
做
得
到
，
就
不
一
定

了
。由

此
我
得
出
結
論
，
就
是
我
和
朋

友
都
老
了
，
因
為
既
不
看
漫
畫
，
更

不
會
去
看
日
本
漫
畫
，
這
樣
的
潮

語
，
還
需
要
學
習
才
能
弄
懂
，
想
在

年
輕
人
面
前
裝
﹁
萌
﹂，
也
萌
不
起
來

啊
。

近
來
因
為
旺
角
大
球
場
的
重
開
，
於

是
也
惹
來
一
時
的
鬧
哄
哄
，
由
街
坊
阿

叔
圍
攏
聚
話
當
年
，
到
重
建
後
球
場
以

及
看
台
的
硬
件
對
照
，
都
成
為
消
閒
雜

扯
的
娛
樂
焦
點
。
我
不
是
花
墟
人
，
印
象
中

入
旺
角
場
看
足
球
的
次
數
也
少
之
又
少
，
相

信
球
場
重
建
後
，
使
用
球
場
的
停
車
場
服
務

︵
入
口
由
花
墟
道
改
至
界
限
街
︶
會
遠
遠
高

於
購
票
入
場
的
機
會
，
但
對
它
的
重
生
始
終

仍
是
帶
有
一
定
的
期
盼
。

其
實
花
墟
的
變
化
，
早
已
默
默
進
行
。
不

少
街
坊
都
會
記
得
太
子
道
西
及
洗
衣
街
的
十

字
路
口
，
一
向
是
某
車
行
的
陳
列
室
所
在

地
。
但
自
從
陳
列
室
關
閉
後
，
附
近
舖
位
最

近
改
為
租
給
食
肆
，
舖
前
空
地
也
一
度
改
建

成
小
市
墟
，
讓
出
售
不
同
精
品
的
小
店
主
可

以
在
此
展
示
貨
物
，
連
帶
鄰
近
食
肆
又
架
起

露
天
的
茶
座
，
於
是
一
個
充
滿
活
力
生
氣
的

小
商
集
便
建
構
而
成
。

大
家
都
知
道
花
墟
一
帶
是
香
港
地
道
文
化

的
集
中
地
，
由
雀
仔
街
、
花
墟
乃
至
金
魚
街

都
是
庶
民
色
彩
濃
烈
的
地
方
。
不
過
出
入
花

墟
的
人
都
不
難
發
覺
，
在
那
裡
遊
逛
難
生
閒

情
，
除
了
人
多
擠
擁
之
外
，
更
重
要
就
是
沒

有
喘
息
的
停
坐
空
間
。
我
說
球
場
重
開
停
車

場
很
重
要
，
駕
車
人
士
相
信
都
曾
體
會
過
花

墟
道
的
亂
象
，
唯
其
有
合
法
的
泊
車
空
間
，

閒
情
才
可
油
然
而
生
。

而
且
在
花
墟
的
區
域
中
，
只
有
一
些
街
坊

式
的
茶
餐
廳
，
想
喝
杯
像
樣
的
咖
啡
，
大
抵

也
不
是
一
件
易
事
。
小
市
墟
的
出
現
，
簡
言

之
就
是
把
西
貢
的
悠
閒
風
情
，
移
植
至
太
子

的
鬧
市
中
。

雖
然
附
近
車
水
馬
龍
，
空
氣
質
素
不
見
得

盡
如
人
意
，
但
在
一
個
懶
洋
洋
的
周
日
午

後
，
於
花
墟
買
一
兩
束
鮮
花
，
再
信
步
閒
逛

過
來
在
露
天
茶
座
休
息
一
會
，
已
經
屬
不
太

奢
侈
的
都
市
周
末
享
受
了
。

社
區
的
活
力
從
來
都
並
非
由
上
而
下
所
能

建
構
而
成
，
無
論
硬
件
有
多
完
備
，
最
重
要

還
是
使
用
者
的
出
入
往
來
。
花
墟
的
小
變

身
，
透
過
人
流
的
多
寡
及
使
用
者
的
不
同
成

分
，
足
以
令
我
們
知
道
正
朝
健
康
的
方
向
發

展
。希

望
彼
此
珍
惜
，
令
匆
忙
的
鬧
市
可
以
多

一
片
綠
洲
供
人
喘
息
。

花墟變身

最
近
和
朋
友
談
起
一
個
有
趣
的
話
題
：
若
從

畫
像
比
較
唐
代
與
明
代
的
城
市
及
人
民
生
活
風

貌
，
你
會
發
現
畫
像
給
人
的
感
覺
大
同
小
異
；

但
若
比
較
清
朝
初
期
與
我
們
今
天
的
生
活
習

慣
，
你
卻
會
發
現
當
中
有
㠥
天
壤
之
別
！
更
特
別

的
，
是
唐
代
與
明
代
可
是
一
個
橫
跨
了
一
千
多
年
的

悠
長
時
空
，
但
清
代
與
我
們
生
活
的
二
○
一
一
年
卻

相
距
最
多
不
過
三
百
多
個
年
頭
！

到
底
是
什
麼
如
此
快
速
地
改
變
了
我
們
的
生
活

呢
？
我
想
這
大
概
與
工
業
革
命
的
發
生
，
科
技
因
此

而
突
飛
猛
進
，
機
器
取
替
了
人
手
進
行
高
速
生
產
有

莫
大
的
關
連
，
皆
因
它
不
但
帶
來
了
物
質
上
的
轉

變
，
更
在
精
神
、
階
級
及
制
度
上
改
變
了
社
會
。
當

然
天
命
並
非
歷
史
學
家
，
在
此
實
不
宜
班
門
弄
斧
，

不
過
這
想
法
卻
令
我
想
起
玄
學
實
在
不
能
不
大
力
隨

時
代
進
化
！

可
不
是
嗎
？
以
風
水
學
為
例
，
它
是
講
究
環
境
的

學
問
，
但
現
在
的
城
市
風
貌
與
當
年
如
此
大
不
同
，

不
演
進
又
如
何
適
應
新
環
境
呢
？
命
理
學
呢
？
一
些

舊
觀
念
也
非
變
不
可
，
例
如
以
往
將
四
處
走
動
的
命

格
視
為
下
等
，
皆
因
在
古
代
，
漂
泊
的
生
活
並
不
常

見
，
不
過
在
現
代
人
的
生
活
中
，
走
遍
地
球
卻
已
不

是
什
麼
新
鮮
事
，
它
甚
至
是
事
業
成
功
，
日
理
萬
機

的
代
表
！

另
外
一
個
令
我
印
象
深
刻
的
例
子
，
則
是
來
自
女

性
的
面
相
：
過
去
，
鼻
子
為
女
生
面
上
的
夫
星
，
皆

因
在
古
代
，
女
人
的
生
活
所
有
也
是
來
自
夫
家
。
不

過
，
時
至
今
日
，
女
性
的
社
會
地
位
及
所
得
的
機
會

在
不
少
方
面
已
和
男
性
平
等
，
所
以
女
性
的
鼻
相
也

應
跟
男
性
一
樣
被
視
為
面
上
的
財
星
了
。

那
麼
我
們
應
如
何
觀
察
女
性
的
夫
運
呢
？
我
想
應

從
鼻
形
加
上
兩
顴
的
配
合
，
再
看
眼
尾
的
奸
門
或
是

其
中
之
一
法—

—
這
種
玄
學
上
的
變
通
，
正
正
就
是

這
學
問
要
不
斷
進
化
的
有
趣
地
方
，
也
是
玄
學
家
必

須
不
斷
自
強
的
挑
戰
！

玄學也要進化

一個秋天的黃昏，夕陽的光輝將小區公園染成一
片金色，幾個老人坐在條椅上，神情淡然，靜靜地
看㠥四周，從表面看應是一幅讓人神怡的晚景圖。
然當我走近他們，和他們交談後，才發現他們的內
心世界是那麼的孤寂淒涼。
73歲的胡大爺每月有1700多元的退休工資，有一

套兩室一廳的住房。原來老伴在時，老兩口兒早上
一起去晨練，有說有笑地去買菜，找一些樂事逗逗
趣，生活得倒也有滋有味。老伴走後，對胡大爺打
擊很大，人一下子蒼老了許多，跑路都有些走神。
一天他到菜場買菜，回家時竟走錯了樓幢，敲了別
人家的門。早晨他再也沒興趣去晨練，匆匆買了
菜，回到家中就睡在籐椅上發癡，沒有人跟他說

話，他一張報紙看半天。下午更難捱了，無所適從
不知幹什麼好。無聊之極，他有時也到小區廣場上
坐坐、溜躂溜躂，可心裡總是感到空蕩蕩的。晚上
躺在床上更是徹夜難眠，頭腦裡恍恍惚惚盡是老伴
的影子，有時實在睡不㠥，只好服安眠藥。兒子在
外地搞產品推銷，一年很難回幾次家。胡大爺曾央
求兒子每周末往家裡打一次電話，才開始兒子也很
守約，可時間一長又擱置腦後，也難怪，業務上的
事太多。有時胡大爺思子心切，主動拿起電話想和
千里之外的兒子聊聊，可沒聊上幾句兒子以事多為
由又掛了。胡大爺說，他並不缺錢花，到了他這把
年紀，錢再多也沒有用。他就是想經常看看兒子，
說說話。最起碼兒子平時隔三差五能主動打電話問

候一番。「老嘍，一個
親人都見不到，平時連
親人的聲音都難聽到，
可憐啊！」說㠥，胡大
爺擦拭起眼角的淚水。
我一邊安慰胡大爺，

一邊勸他可以試㠥再找
個老伴共度夕陽。可胡
大爺連連擺手，說他不
是沒有動過此念頭。三
年前他認識了60多歲也
是喪偶的蔣婆婆，兩人
談得很投機。經過多次
交往，彼此都產生了走
到一起的念頭。但雙方
的兒女都堅決反對他們
梅開二度，蔣婆婆的女
兒聞訊後還把老人的戶

口本藏了起來。蔣婆婆表態把房產過戶給女兒，卻
仍不能解決問題，因為女兒說母親如果要跟胡大爺
結婚，她以後就不盡做子女的義務。而胡大爺兒子
聽到父親要再婚也變得不可理喻起來，其理由是這
樣做對不起已故的母親。這重重障礙使胡大爺最終
還是沒能和蔣婆婆走到一起。
董大媽今年61歲，守寡已經8年，女兒早已出

嫁，她孤身一個住在男人單位的一間宿舍。和她聊
時，她不時看㠥手腕上的錶。我說你有什麼事嗎？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她坐在這裡是等㠥接上幼兒
園的外孫女回家。她說外孫女在她這裡生活，上下
午要接送她去幼兒園。我說你女兒呢？她怎麼不管
孩子，還讓你受累。她笑起來，說帶孩子是自己爭
來的。為此，女婿還有些意見，說這樣不便於輔導
孩子。好在雙休孩子回到她父母身旁。我說，你幹
嗎替自己找累？董大媽連連說，不累，不累，沒有
孩子在身邊才累。
董大媽告訴我，丈夫死後，她一個人感到太孤

單，太無聊。沒有一點生活的樂趣。有個外孫女在
身邊做做伴，好多了。我問她有沒有想過再找個男
人。她說，在丈夫死後的第三年，她在幾個老姐妹
的慫恿下，也曾冒出找個老伴一起度晚年的想法，
女兒也表示能理解。無奈自己的容顏一般，介紹的
幾個老男人都沒有成功。時間一長，自然沒有了那
份「性趣」，死了那份心。
我問她有沒有想過去姑娘家生活，她連連搖頭，

說即使女婿同意她也不去，因為那樣不自在。女婿
畢竟隔層肚皮隔層牆，自己有一份退休工資，吃穿
不愁，沒有必要到女婿屋簷下生活。
我說，外孫女終有離開你的時候，那時你怎麼

辦？她胸有成竹地說，她和外孫女說好了。等到外

孫女結婚生孩子，她只要有精力還幫她帶孩子。
68歲的劉阿婆則又是另外一番情景。她是事業單

位的退休幹部，有一套福利分房。物質生活很好，
但精神生活卻不盡人意。她43歲那年和丈夫離異後
就一直未找其他男人。離婚後的傷痛使她失去了再
婚的激情，她不願再將自己托付給男人，只想獨自
平平安安地度過餘生。由於生理上的原因，她沒有
生育，長時間的孤寂養成了她沉默寡言不合群的性
格，在單位工作時她沒有朋友，退休後更是沒有人
上門，她不喜歡跳舞、打麻將，也不願學，成天把
自己關在家裡聽電視機，有時晚上睡㠥了，電視機
卻還開㠥，難怪她家的電視機經常要維修。其實，
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她開電視機並不是看畫面，只
是圖個聲音能排除空虛和孤寂。退休前她曾向領導
要求能留用，不圖其它，只圖精神上有個寄託，但
領導婉言拒絕了。因單位本身就人浮於事，怎能再
留用一個退休的人。
退休後她也試圖換個活法。拿出了部分積蓄外出

旅遊，但每當看到錦㡋河山下自己孤寂的身影，就
感到不是味兒。特別看到別人成雙結對有說有笑就
更傷感，就不願再旅遊下去。
孤寂的她真的不知道自己怎麼個活法，就像失去

航標的船孤零零地在大海上飄蕩。
孤寡老人（即60歲以上喪偶、未婚、離婚而獨身

的老人）是我國龐大的老年一族中一個特殊的群
體，根據相關資料推斷，目前，我國的孤寡老人超
過5000萬。應該說通過政府的不斷努力和社會保障
體制的不斷完善，絕大多數孤寡老人的經濟沒有問
題，就是精神孤獨。而孤獨的結果，不僅會產生各
種愁情，形成種種禁閉，同時也會使自己孤陋寡
聞，頭腦自我封閉起來，形成精神空虛。一個人精
神空虛了，行動上就會混亂起來，哪還會有絢麗多
彩的晚年？
如何讓孤寡老人也能有親情的撫慰和充實的精神

生活，需要社會上下共同努力，對他們投以更多關
愛的目光，讓他們也能快快樂樂享受夕陽的餘暉。

疑似傷痕文學

莫
文
蔚
守
信
，
在
意
大
利
舉
行
了
婚
禮
，
在
法
國
度
完
蜜

月
回
港
，
便
實
踐
婚
前
諾
言
，
來
電
台
做
婚
後
第
一
個
專

訪
。絕

少
見
到
莫
文
蔚
如
這
次
訪
問
般
愉
快
，
全
程
一
個
多
小

時
笑
個
不
停
，
她
告
訴
我
丈
夫Johannes

姓N
aterer

，
她
即
是M

rs.
N
aterer

。

成
為
人
妻
後
，
莫
文
蔚
的
最
大
感
受
是
整
個
人
踏
實
了
，
很
有

安
全
感
，
就
如
背
後
有
個
大
靠
山
，
從
與
莫
文
蔚
的
傾
談
中
，
我

很
覺
得
J
照
顧
得
她
很
好
，
就
如
大
哥
哥
般
呵
護
她
，
她
承
認
：

﹁
你
形
容
得
很
對
，
我
很
幸
運
，
在
家
我
有
哥
哥
疼
惜
，
出
嫁
了
又

有
丈
夫
照
顧
我
。
﹂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N

aterer

伉
儷
將
於
香
港
一
個
私
人
會
所
補
擺

結
婚
酒
會
，
好
讓
親
友
們
認
識
J
，
之
後
兩
人
便
飛
赴
J
的
家
鄉

德
國
，
與
J
的
家
人
度
聖
誕
，
除
夕
前
莫
文
蔚
會
趕
返
香
港
做
跨

年
騷
。

J
獲
公
司
調
派
到
英
國
倫
敦
工
作
，
莫
文
蔚
亦
以
英
國
為
家
，

但
為
了
工
作
會
東
、
西
兩
邊
走
，
難
得
丈
夫
已
有
兩
女
一
子
，
不

會
迫
她
生
孩
子
，
莫
文
蔚
在
工
作
上
有
很
大
的
自
由
度
，
﹁
但
我

也
會
有
分
寸
，
不
可
能
像
以
前
般
機
動
性
，
今
日
通
知
後
天
出
發

去
工
作
，
現
在
一
切
要
有
周
詳
安
排
，
務
求
做
到
事
業
家
庭
兩
兼

顧
。
﹂

文
化
差
異
，
相
信
外
籍
人
士
才
會
給
另
一
半
如
斯
大
的
自
由

度
。莫

文
蔚
出
嫁
時
，
有
關
的
報
道
都
將
﹁
黃
金
剩
女
﹂
冠
於
她
頭

上
，
她
介
意
嗎
？
莫
文
蔚
不
諱
言
：
﹁
我
簡
直
是
黃
金
剩
女
掌
門

人
！
我
覺
得
我
是
個
很
好
的
例
子
，
如
果
剩
女
想
結
婚
，
別
放

棄
，
總
有
一
天
會
做
到
，
我
希
望
可
以
給
各
位
女
生
們
一
個
鼓

勵
。
﹂

我
已
婚
，
但
對
於
﹁
剩
女
﹂
二
字
極
度
反
感
，
覺
得
充
滿
貶

意
，
似
是
指
剩
餘
下
來
沒
男
人
要
的
意
思
，
難
道
女
性
就
不
可
以

抱
獨
身
主
義
，
自
主
地
拒
絕
結
婚
？
又
或
是
寧
缺
無
濫
，
遇
不
上

M
r.
R
ight

便
不
嫁
？
﹁
剩
女
﹂
是
個
很
男
性
霸
權
的
形
容
，
似
是

指
女
性
沒
男
人
要
是
個
悲
哀
，
事
實
是
嫁
錯
郎
才
是
悲
哀
。

如
果
未
婚
，
仍
然
能
活
出
精
彩
，
那
不
是
甚
麼
剩
女
，
是
﹁
盛

女
﹂
才
對
。

莫文蔚：黃金盛女人板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萌

請讓老人享受夕陽餘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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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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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

喬
布
斯
愈
來
愈
深
信
，
本
能
是
一
種
較
高
的
知
識
水
平
。

他
在
科
特
基
宿
舍
上
方
一
個
僅
夠
容
身
的
地
方
鋪
了
塊
印
度

粗
棉
地
毯
，
經
常
焚
香
打
坐
冥
想
。

喬
布
斯
後
來
跑
去
印
度
朝
聖
。
他
從
印
度
回
來
後
，
嗜
愛

上
阿
諾
德
．
埃
雷
特
的
著
作
。
埃
雷
特
是
生
活
在
十
九
世
紀
的
普

魯
士
人
，
在
他
的
專
著
中
，
有
一
部
叫
︽
非
黏
液
飲
食
治
療
學
︾

︵T
he
M
ucusless

D
ietH

ealing
System

︶。

這
部
著
作
的
作
者
指
出
，
精
神
疾
病
的
緣
起
是
﹁
大
腦
內
部
的

氣
體
壓
力
﹂，
可
以
用
禁
食
醫
治
，
肉
、
酒
精
、
脂
肪
、
麵
包
、

土
豆
、
米
飯
和
牛
奶
等
要
千
萬
遠
離
，
碰
都
別
碰
。
他
甚
至
列
舉

了
特
殊
的
﹁
黏
液
去
除
劑
﹂，
如
無
花
果
、
堅
果
和
綠
洋
蔥
，
還

有
碾
碎
的
辣
根
和
蜂
蜜
的
調
和
物
。

喬
布
斯
對
此
深
信
不
疑
，
他
自
己
則
身
體
力
行
，
還
鼓
勵
他
的

朋
友
效
法
。

喬
布
斯
也
染
上
﹁
禁
食
﹂
的
習
慣
，
他
要
讓
腸
胃
休
息
。
他
曾

對
朋
友
說
，
他
禁
食
一
段
時
期
後
，
感
覺
非
常
好
，
他
說
道
：

﹁
過
了
幾
天
，
你
覺
得
自
己
狀
態
很
好
。
過
一
個
星
期
，
你
感
覺

棒
極
了
。
你
的
腸
胃
無
需
消
化
各
種
食
物
，
這
給
了
你
無
窮
的
活

力
。
我
的
身
體
非
常
壯
實
。
我
覺
得
早
上
從
床
上
爬
起
來
，
只
要

願
意
，
隨
時
可
以
拔
腿
出
發
，
一
路
走
回
舊
金
山
。
﹂

喬
布
斯
的
﹁
禁
食
﹂
有
點
似
東
方
人
的
﹁
閉
關
﹂，
中
國
道
家

有
﹁
辟
谷
﹂
的
說
法
，
後
者
在
一
段
特
定
的
時
間
內
，
只
喝
水
而

不
吃
東
西
。
道
教
認
為
，
人
食
五
穀
雜
糧
，
要
在
腸
中
積
結
成

糞
，
產
生
穢
氣
，
阻
礙
成
仙
的
道
路
。
︽
黃
庭
內
景
經
︾
云
：

﹁
百
穀
之
食
土
地
精
，
五
味
外
美
邪
魔
腥
，
臭
亂
神
明
胎
氣
零
，

那
從
反
老
得
還
嬰
？
﹂

其
實
喬
布
斯
在
青
年
時
代
，
便
是
一
個
特
立
獨
行
的
人
。
他
喜

歡
浮
想
聯
翩
，
神
遊
太
虛
，
追
求
一
種
飄
渺
的
境
界
。

喬
布
斯
在
大
學
期
間
認
識
一
位
曾
吸
過
毒
、
坐
過
牢
的
羅
拔
．

弗
里
德
蘭
︵R

obert
Friendland

︶，
弗
里
德
蘭
在
喬
布
斯
三
餐
不

繼
的
時
候
，
曾
熱
情
幫
助
過
他
，
喬
布
斯
也
不
因
人
廢
言
，
與
他

成
了
好
友
。

對
於
喬
布
斯
的
印
象
，
弗
里
德
蘭
回
憶
道
，
在
校
園
，
年
齡
偏

小
的
他
一
直
赤
腳
走
路
。
他
是
校
園
裡
的
一
個
年
輕
人
，
﹁
我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他
的
偏
執
。
只
要
他
感
興
趣
的
，
不
管
是
什
麼
，
最

後
往
往
要
走
到
非
理
性
的
極
端
。
他
不
是
那
種
好
說
話
的
人
。
他

有
個
特
點
，
喜
歡
目
不
轉
睛
地
盯
㠥
說
話
的
對
象
。
他
眼
珠
子
一

動
不
動
地
盯
㠥
對
方
，
提
出
一
個
問
題
，
等
㠥
聽
到
答
覆
，
讓
人

受
不
了
，
不
由
地
把
視
線
挪
開
。
﹂
喬
布
斯
自
年
輕
時
便
有
一
種

咄
咄
迫
人
、
不
達
目
的
誓
不
罷
休
的
蠻
勁
。

一
九
七
四
年
，
喬
布
斯
便
厭
倦
大
學
生
涯
，
他
從
他
的
朋
友
口

中
，
聽
到
有
關
印
度
的
神
奇
詭
秘
的
故
事
，
他
便
心
焉
神
馳
。

後
來
他
乾
脆
中
途
輟
學
，
認
為
憑
藉
他
對
電
子
遊
戲
的
認
識
和

所
掌
握
的
技
術
，
應
該
可
以
找
到
一
份
工
作
，
掙
夠
錢
他
可
以
去

印
度
探
秘
。

他
從
分
類
廣
告
找
到
雅
達
利
公
司
︵A

tari
ST

︶，
然
後
要
求
這

家
公
司
聘
請
他
。
雅
達
利
公
司
接
待
員
迄
今
回
憶
起
這
樁
事
，
說

他
太
邋
遢
了
，
說
話
跳
躍
性
太
大
了
。

喬
布
斯
為
使
人
注
目
及
受
聘
請
，
他
使
了
一
個
小
聰
明
，
聲
稱

曾
參
與
製
造
惠
普
三
十
五
計
算
器
。

他
說
，
他
能
把
惠
普
四
十
五
設
成
秒
錶
。
他
暗
示
他
在
惠
普
工

作
。
並
賴
㠥
不
走
。
終
於
獲
得
以
時
薪
五
美
元
的
聘
用
。

喬
布
斯
沒
讀
完
正
規
大
學
，
之
前
也
沒
有
正
式
打
過
工
，
不
免

受
到
蔑
視
，
而
且
脾
氣
奇
差
，
看
不
慣
那
些
工
程
師
的
嘴
臉
，
罵

他
們
﹁
狗
屎
﹂。

他
還
振
振
有
詞
地
說
：
﹁
有
些
工
程
師
實
在
不
高
明
，
我
比
他

們
大
部
分
人
都
強
。
我
之
所
以
冒
出
來
，
唯
一
的
原
因
是
那
些
人

太
差
勁
兒
。
再
說
我
本
來
還
不
是
真
正
的
工
程
師
。
﹂

不
修
邊
幅
的
喬
布
斯
，
加
上
把
酸
奶
當
午
餐
，
不
洗
澡
，
已
被

同
事
視
為
異
類
，
沒
有
給
他
好
嘴
臉
看
。

喬
布
斯
並
不
介
意
外
人
的
看
法
，
埋
頭
他
的
電
子
創
新
，
終
於

成
就
了
一
番
事
業
。

︵
二
之
二
︶

喬布斯與辟谷
彥 火

客聚

■孤獨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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